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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 子 山 ：香 港 人 奋 斗 精 神 的 见 证
徐诗颖

心香一瓣

乌拉草是东北地区的一种多年生

草本植物，生长在野外的低洼地或沼

泽边，喜湿润、色青绿。沈阳京剧院

将 要 排 演 一 部 名 叫《乌 拉 草》的 京

剧，剧中主人公 的 名 字 是 乌 拉 草 ，

她 的 母 亲 和 乡 亲 被 日 本 侵 略 者 杀

害 ，为 了 报 仇 ，她 走 上 了 抗 日 的 道

路 ，像 乌 拉 草 一 样 ，温 暖 着 亲人和

抗联，经过艰苦磨炼，使她从一个普

通的农家妇女成长为抗日战士，最后

英勇牺牲。

为了加强对京剧《乌拉草》的理

解，我于五月下旬专程来到辽宁省新

民市三农博览园，在展览馆终于又看

见了乌拉草，感到特别亲切。早在清

末民初，关东就流传一句俗语：“东北

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新中国成

立前和成立初，东北很寒冷，冬天常

常零下三十多度或四十多度，农民干

活穿家做的棉鞋受不了，脚要冻坏，

影响生产和生活，所以要攒钱买一双

“乌拉”。“乌拉”是用牛皮或猪皮制作

的鞋，前头有很多褶，很好看。乌拉

草因“乌拉”而得名，农民穿之前，要

把 乌 拉 草“ 续 ”

在鞋里，然后用

布把脚包上，蹬进鞋里，走路或干活

都感到很温暖。人参，农民吃不起；

貂皮，农民穿不起，只有乌拉草不用

花钱买，到野外采集就能得到，既经

济又实惠。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

年代初，企业生产出了厚实的棉胶

鞋，穿起来简便又省钱，于是农民不

穿“乌拉”了，也不再去采集乌拉草

了。乌拉草年年生，年年长，年年割，

经年不息。后来年年没人割了，它就

枯萎了，年复一年，乌拉草消失了，现

在东北农村，已经没有乌拉草了。由

此我想到，大凡一个物种，使其生存

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长期不用，凄

凉冷落，它就必然与人类拜拜了，与

农药、化肥没有关系。

我参观了三农博览园里的民俗

馆、民间编织馆、知青馆、钟表馆、锁

钥馆等，真是大开眼界，一个县级市

居然搜集到这么多展品，有的是文

物，实属费尽苦心，来之不易。在戏

曲馆中，李世济、尚长荣、刘长瑜、叶

少兰、杨春霞、孙毓敏、王蓉蓉、于魁

智、朱世慧和孟广禄等京剧名家，捐

赠了他们穿过的演出百场以上的戏

衣（行头），名家张学津将其父张君秋

生前使用的一米多高的穿衣镜，也捐

赠给博览园。这些戏衣展览在专柜

里栩栩如生，见物如见人。

我在新民三农博览园期间，适逢

农历四月十八三圣寺庙会，三圣寺与

博览园仅有一条马路之隔，那天寺

院香烟缭绕，游人如织。忽然间，庙

会来了两伙秧歌队，每队四五十人，

他 们 的 年 龄 在 五 十 岁 至 七 十 岁 之

间，有人彩妆，有人平装但腰间扎条

又宽又长或红或绿的彩带，个个舞

起来面带笑容，其中有跑驴的表演，

一个妇女在纸扎的并用彩绸包装的

“驴”中，与她的丈夫回娘家。驴不

时尥蹶子，引来观众阵阵憨笑。东

北有踩高跷，所以把秧歌也称为地

秧歌，乐队打大鼓，敲大锣，吹唢呐，

声传数里之外。扭完了秧歌之后，

两伙秧歌队开始唱二人转，一伙唱

《金鸡五更》，一伙唱《绣八仙》，都是

二人转的小帽（短小的节目）。乐器

有一把板胡、一个竹板（掌握节奏）、

五把胡琴，乐队很壮观。每伙唱二人

转的一男一女两位演员的年龄均在

六十岁左右，他们唱得很用心，扭得

也很认真。但因为人声嘈杂，我相信

绝大多数观众听不清他们唱的是什

么内容，但听得乐呵呵，大约是受到

质朴的音乐和活泼的表演气氛的感

染所致。新民三农博览园有“二人

转”馆，博览园创始人、新民市原副市

长冯永久为该馆撰写了一副对联，上

联“生旦净丑讴歌华夏儿女悲欢史”，

下联“唱念做打尽展炎黄子孙精气

神”。如今，新民的农民富裕了，他

们寻求开心，三圣寺周围的农民进

庙会并不礼佛，而是利用庙会的场

地 ，展 示 他 们 对 生 活 的 乐 观 态 度 。

我问看上去似领队的一位农民，他

说：“现在农民生活好过了，我们想

怎么乐就怎么乐。”我又问：“现在的

年轻人学二人转吗？”他摇摇头说：

“没人学。”我真的担心地秧歌、二人

转或成为“乌拉草”。大凡一种艺术，

不用了，就淡漠萧条了，久而久之，失

去了生存的机缘。因此保护其生存

的最好方法，就是经常使用。我呼吁

各级乡（镇）政府要有计划地组织农

村文艺活动，农闲时可举办一些赛

事，并建立奖励机制，尤其奖励年轻

人传承民间文艺，使农村文艺不断流

传下去。

小时候，我无法理解，外婆为什

么那么喜欢听戏？每回看到她将电

视调到戏曲频道，一会儿越剧，一会

儿沪剧，我就觉得烦，拖声拖调地不

知在唱些什么，很奇怪外婆为啥听得

一脸笑眯眯。

渐渐长大了，有一天惊觉自己的

嗜好发生了改变。从前喜欢的东西

突然不喜欢了，从前不喜欢的反而找

到了感觉。人生的妙处也许就在这

里，岁月帮你在不同的时间，推开了

不同的门。

有一年春天我去成都，徜徉在宽

窄巷里乐而忘返。纵横交错的青石

板路，两侧是仿古建筑的茶肆商铺，

蔷薇花灿灿地爬满墙头，梧桐树叶构

成天然的绿色屏障。成都真是一座

闲适的城，宽窄巷里捏脚的、采耳的、

耍酒的……蜀国风俗，妙不可言。

巷子里有不少剧院茶楼。我被

热情的茶楼小妹请进去，舞台上正在

上演川剧《白蛇传》。茶水费不算贵，

便买了一席茶位，坐在靠近舞台的一

个角落，喝茶、嗑瓜子儿、看川剧，体

味这浓郁的巴蜀风情。

第一次听川剧，念白听不懂，不

过不要紧，舞台边配有字幕。川剧的

变脸，是四川文化的精髓。演员变着

变着，走下舞台与观众互动起来。我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近在咫尺，

却连一丝破绽也看不出来。多么不

可思议，那一张张脸谱到底是怎么变

出来的？它像一道谜题，吸引着我。

从此，我的旅行清单里，添加进

一项新的心愿——去旅行目的地，听

一听原汁原味的当地戏曲，零距离感

受非遗的魅力。

去年秋天，我去乌镇参加了第五

届戏剧节。因为一场戏剧节，十月的

乌镇热闹极了。吃完早餐，我在巷子

里随意走走，清晨的乌镇，静谧空旷得

仿佛一幅水墨画。我信步走到乌镇水

上集市，在某扇古木窗旁看到一块小

黑板，上写：乌镇花鼓戏《卖婆记》。

乌镇花鼓戏？我从前只知凤阳

花鼓戏，没听说过乌镇也有花鼓戏。

好奇心顿起，临时决定，晚上不去看

话剧了，改听花鼓戏。

晚上，我在临近水上戏台的咖啡

吧选了一个最佳听戏位置。因为去

得早，我得以走到后台，参观了演员

的化装室。他们不是专业演员，是乌

镇当地的居民，虽然观众不多，三个

演员的戏服、妆容却丝毫不马虎。婆

婆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扮演的，

个子不高，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具有

浓郁的乡土气息，唱腔在乌镇夜空中

飘来荡去，好一个秋风沉醉的夜晚。

那么，广州粤剧又是什么味道

呢？去广州前，我查到几家粤剧茶

座，可以边吃饭边听剧。可是当我把

电话打到荣华楼、大同酒家，却被告

知他们的粤剧茶座均已停业。偌大

的广州，难道听不到一场粤剧了吗？

我心里空落落的，未免有些失落。

抵达广州的次日黄昏，我去恩宁路

散步，想拍拍那里的骑楼一条街。走着

走着，突然猝不及防，耳朵里灌入一股

乐声。那个刹那，一颗心快跳了出来。

直觉告诉我，那就是粤剧啊！循声而

去，我走进一家不知名的餐馆，看到一

群老人正在自娱自乐表演粤剧呢！

坐在餐馆一隅，我听完了一整首

《林冲泪洒沧州道》，虽然我什么也没

有听懂，但是我感受到了岭南别样的

风情。我激动地拿出小本让老人们

写下他们手中乐器的名字（因为我听

不懂他们的普通话），第一次知道了

原来有种乐器叫“卜鱼”，还有种乐器

叫“电中阮”。

恩宁路一○六号，我记住了这个门

牌号码，也记住了这群依然坚守在传统

戏曲领域的老人们。虽然他们没有演出

的华服，弹唱得也许也不够专业，可

他们一颗颗快乐沉浸的心，足以将

我感染。凡心所向，素履以往。邂逅

粤 剧 的 美 好 时

光，使我难忘。

听 戏
陆小鹿

香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莫过于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夜景。当

坐着渡轮过海时，当站在尖沙咀钟楼

前眺望美丽的中环夜景时，不得不感

慨维多利亚港能入选“世界三大夜

景”之一，的确名不虚传。海岸线的

变化让这幅夜景图有着其他地方无

可比拟的整体感，使得它在如此逼仄

的空间里，绽放出绚丽的光彩。更为

重要的是，维多利亚港的美丽离不开

代表港人奋斗精神的“狮子山精神”。

狮子山，端坐于香港九龙塘以及新

界沙田的大围之间。它见证了香港从一

个小渔村，走向今天国际化大都市的艰

辛历程。对香港人来说，狮子山象征着

香港的精神高地，代表着不屈不挠的拼

搏精神。可以说，只要狮子山在，港人的

精神就不会倒下。有一首歌《狮子山

下》，唱出了港人走过的每一段艰辛岁

月，为香港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注脚。

我始终相信缘分，蓦然回首，原

来狮子山就在不远处。当我在九龙

塘问路时，顺便问起眼前的这座山是

什么山，一名青年男子告诉我——这

就是狮子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 眼 睛 ，我 久 久 盯 着 面 前 的“ 狮 子

头”，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来大名鼎鼎

的狮子山，竟然就矗立在我眼前，让

我有机会目睹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故

事”展厅，观看香港回归历程的视频，

为我们讲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香港故事，视频播放的第一首乐曲就

是《狮子山下》，听到这首乐曲，我情

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想起小时候

在电视上看香港乐坛颁奖典礼，如一

年一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无论是听《狮子山下》的原唱、著名歌

手罗文演唱，还是其他歌手演唱，都

惊讶于这首歌能够引起歌手与现场观

众强烈的共鸣，甚至和我一起看电视

的父亲也会跟着唱起来。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我同样看到了

“狮子山精神”在港人身上的体现。博物

馆一进门，就是常设在这里的金庸馆。金

庸“活到老，学到老”的韧劲、为香港作出

贡献的赤诚之心，使他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风靡全球华人读者的武侠世界。走到

李小龙的展馆前，当看到“武·艺·人生李

小龙”的字样时，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武

打场景中李小龙刚柔相济的形象。那粉

碎“东亚病夫”牌匾的一脚，向世界宣告

中华民族顽强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

广东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粤

剧，同样流行于香港地区。香港对推动

粤剧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少粤

剧名伶声名远播，粤剧电影有着很大的

影响力，至今仍然有众多观众。粤剧曾

有一段时期在广东遭遇停滞，但在香港

并没有中断，而是得以继续传承和发

展，使得这颗“南国红豆”保存了下来。

再往上追溯，“狮子山精神”在近

代鸦片战争之后已有所展现。在新界

元朗屏山乡，有一座古迹——邓氏宗

祠。元朗屏山乡邓氏是香港新界原

居民中的氏族之一，原居于江西和福

建，始祖邓汉黻自北宋初期就由江西

吉水县迁往广东，定居于元朗屏山

乡。邓氏家族在 800年间陆续建造了

很多座建筑，逐步形成了包括祠堂、

书室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屏

山文物径。邓氏家族不仅人才辈出，

还曾积极抗英，保卫家乡。

在香港的这些日子，我深深感受到

香港寸土寸金的独特魅力。很多大楼都是

依山而建，横街窄巷均以斜坡为主。最让

人感叹的是，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建造

更多的楼房，不少建筑看起来就像插在

这片土地上的一根根“竹

竿”。这些建筑的大堂非

常窄小，楼层里分割出来

的一个个空间，仅能满

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

求。可就在这一根根

“竹竿”里，流淌着哺育港

人成长的“狮子山精神”。

如今，“狮子山精神”仍然激励着

港人书写着更多精彩的香港故事，在

不断前行中，为“狮子山精神”加入更

多新的时代内涵。

（作 者 系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副 研 究

员、博士后）

照理说五月天气不该这么潮

湿，雨水淅淅沥沥，三五天不见晴。

文友催稿，越催越无着落。黄梅

呢？情绪呢？我觉得自己快成入夏

的累赘，也许我不可逆转地老化了。

来瓦屋山吧！家乡洪雅的文友

发来邀请。八百米以上的海拔，两

千米以上的落差，或许可以拯救你。

我渴望大山，渴望在那些郁郁

葱葱中找寻记忆。人过五十，据说

自信心会下降，一个对垂直高度并

不畏惧的老人，一定是不甘颓废

的。我的老家在盆周山区，海拔八

百米，而瓦屋山足有两千米高。

我怀着有些忐忑的心情，和朋

友们踏上了攀登瓦屋山的山路，一

路伴行的，还有很多俊男靓女。

山间那些杂花生树，让人一见

如故。季节仿佛又重回三月，草木

被任性地装扮。即便老去经年的

枯木，也好似童心萌发。爬满童话

的松萝，也叫海风藤、云雾草，一种

好似婚纱的地衣。久违了，想起孩

提时候，曾和小伙伴玩的结婚游

戏。在爬山的过程中，更多的千头

万绪，在向上延伸，跃跃欲试，三百

米……五百米……一千米……我们

离山脚越来越远了，种种迹象提示，

我们正从五月朝着四月、三月行进。

爬山累了，我们俯下身子，蹲下

来，与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拉家常——

那些挺拔的树，窈窕的藤，蓬勃的

草，神秘的灌木，鲜亮的菌苔……那

些聊以自慰的青春记忆，迎面而来，

让人恍惚陶醉。童年、少年以及那

青春的二十五岁，都曾在树林中奔

跑，青涩而微甜。

凤仙最先从记忆里冒出头来，

可惜现在还没有开花。山腰上，报

春花星星点点，绽放出五种颜色，如

一把把精巧的碎花阳伞。堇菜或者

地丁，像扑地的蝴蝶。八角莲，墨紫

的花瓣，向下一合拢，变魔术般，就

是一盏袖珍的灯笼。荒野里的灯

笼，呜呜响，“聊斋”里的狐狸，又来搞

怪了？好在有花南星，高擎着火把，

比火柴的火头大一点点，也能照亮

一小片，使儿时的我们胆子更大了。

大花万寿竹，似竹有节。草本

的竹，应该归在百合科里，比百合

小许多，姿色也不差。紫色的花

影，怯怯地开，如一串悬垂的小铃

铛。紫堇的风姿，似有钱人家女人

插在头上的步摇，这一点跟八月瓜

正好相对。白芨——“竹鸡娃”，显

然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园草，随便从

林子里扯几棵回来，种在檐下，过几

天就热闹地开放了，晚霞中，飞来好

多红蜻蜓……

还有覆盆子，或者悬钩子，一想

起它们，肚子里就像打翻了五味

瓶。朋友说，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

碰上白莓。说话间，似有股牛奶的

幽香由远而近。小时候，我们结伴

上山去玩儿，寻覆盆子不得，就拿白

莓充数。白莓藏在悬钩子和刺苔密

密实实编织的藩篱下，要找到它，会

被悬钩子的“钩”、刺苔的毛划破手

指。有一次，我就不小 心 被 刺 伤

了，疼得大叫起来，我的同桌起初

吓傻了，待回过神来，她麻利地跑

到向阳的林坡，扯回白芨和七星

莲，和了口水给我敷上。又从荷

包里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捧半熟的

白莓……我破涕为笑，发现同桌长

得比白莓还美。

在五月的瓦屋山与白莓的故

事，终是一场孩提时代的美好回

忆。就像此刻的雨雾，让人摸不着

头绪。海拔继续升高，我们继续向

上攀登，看到一些更为野性的草木：

猕猴桃、连香、泡桐、绣球、珙桐、杜

鹃、红豆。

老家老屋的后面也有一座山，

比瓦屋山矮一些，在上山砍柴的年

纪，我曾爬过。我想起大舅家的大

女儿连香，不到十八岁就嫁到了瓦

屋山下。很多年后，我去瓦屋山，无

意中碰到了她，已经发福的她，与儿

时印象中那个俊俏的表姐完全对不

上号。我对珙桐没有太深的印象，

只觉得它的花像三姐的白毛巾，三

姐在山外上高中，每次回家，老远就

看到书包上，用白毛巾捆了个白瓷

缸，随着三姐快速的脚步，一上一下

地翻飞着。

泡桐是不是青桐的姊妹，我不

确定，泡桐不合群，比青桐花开得迟

些。泡桐开花时春寒料峭，让人想

起村里那位誓言不嫁的女子，终于

还是被父母逼着远走了。其实倘若

真是不嫁也没什么不好，远离世事

纷纭，在山林里，多么逍遥自在。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快爬到

山顶。两千米大山的高度，仿佛拉

长了春天的长度。其实，季节没有

停滞，我的青春也没有逆袭，只是高

海拔上的温度，让人产生了错觉。

这里还有很多红豆和杜鹃。红

豆是不开花的植物，它心形的形状，

总让人想起“红豆生南国，春来发

几枝……”朋友说起一种高山杜

鹃，与老家山里被称为“羊不吃”的

黄杜鹃一样，模样像木莲、八角那

样的乔木，附着在老树上，是“寄生

子”。朋友说，瓦屋山有四十多种

杜鹃，包括美容杜鹃、大叶杜鹃、麻

花杜鹃、绿点杜鹃、团叶杜鹃、金顶

杜鹃、问客杜鹃……朋友如数家

珍，他说，瓦屋山的杜鹃，美就美在

它与世无争，无论是否有人欣赏，

它们都依然热烈地绽放。

我很想说，记忆里的杜鹃，也

叫映山红，还是一种南归的鸟，瘦

骨嶙峋，形容憔悴——不是一对，

是一只，站在四月的枝头，在叫“不

如归去，不如

归去……”

画说王道 王 蒙 文 吉建芳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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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化报》、暨南大学文学

院、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处联合

主办的“时代湾区”文学专栏，在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已成功推出 9期。

“时代湾区”以“引领时代，逐梦湾

区 ”为 理 念 ，立 足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背

景，以国际化视角，充分挖掘和展现

湾区文化发展动态及成果。为更好

地推动“时代湾区”文学专栏发展，现

面向广大作家、读者征集稿件。

一、征集内容和要求

1.结合大湾区背景，书写与湾区有

关的人文风貌、社会动态及改革故事。

2.征集散文、诗歌等体裁。散文

不超过 2000字，诗歌不超过 60行。

3.上述征稿仅接受作者提供原创

作品，并在投稿的作品上亲笔签名（打

印签名后拍照作为附件一并发至邮箱）。

4.上述作品均要求新近创作。一

经录用，稿酬从优。

二、投稿方式

1.作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专用邮

箱：sdwqsg@163.com。投稿作品在文

稿末尾详细写明作者真实姓名、作者简

介、地址邮编、联系电话、银行卡账号。

2.文件命名为：时代湾区+作品标

题+姓名+联系方式。

3.咨询电话：0755-23705270。

三、稿件使用

所有刊登作品，本栏目有权用于

结 集 出 版 及 媒 体 宣 传 等 ，不 另 付 稿

酬。所有来稿如涉及著作权、版权纠

纷，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四、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时代湾区”文学专栏

2019年6月20日

征稿启事


